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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燕
學
的
是
食
品
檢
測
專
業
，
在
美
國
鍍
完
金
，
去
德
國
過
五
關
斬
六
將

，
得
到
了
一
個
技
術
員
的
職
位
。
這
個
技
術
員
，
是
專
管
食
品
加
工
的
。
海
燕

說
，
別
看
是
一
個
小
小
的
技
術
員
，
她
的
權
力
大
，
責
任
也
大
。
因
為
食
品
直

接
關
係
到
公
民
的
身
體
健
康
。
海
燕
得
到
這
個
工
作
，
感
到
非
常
滿
足
。
她
學

的
是
食
品
檢
測
專
業
，
可
以
說
，
是
學
以
致
用
了
。

海
燕
的
公
司
，
在
食
品
行
業
，
被
稱
作
中
介
機
構
檢
測
。
她
的
工
作
崗
位

，
卻
是
在
麵
包
廠
。
海
燕
的
工
作
內
容
是
，
跟
蹤
麵
包
的

整
個
製
作
過
程
，
嚴
把
原
料
關
。
她
要
檢
查
工
廠
使
用
的

麥
子
、
芝
麻
。
如
果
這
些
原
料
含
有
農
藥
或
其
他
有
害
物

質
，
海
燕
便
得
鐵
面
無
私
，
不
講
情
面
，
立
即
勒
令
工
廠

退
回
這
些
麥
子
、
芝
麻
，
堅
決
不
允
許
這
些
原
料
，
進
入

生
產
車
間
。
檢
查
了
麥
子
、
芝
麻
後
，
接
着
是
檢
查
麵
粉

。
按
照
我
們
中
國
人
的
思
維
定
勢
，
前
面
已
經
嚴
格
檢
查

過
麥
子
了
，
磨
出
的
麵
粉
，
還
會
有
問
題
嗎
？
還
要
檢
測

嗎
？
這
不
是
多
此
一
舉
嗎
？
可
是
，
德
國
人
對
做
麵
包
使

用
的
麵
粉
，
要
求
特
別
高
特
別
嚴
，

麥
子
進
廠
時
，
檢
查
了
農
藥
和
有
害

物
質
的
情
況
，
磨
成
了
麵
粉
，
就
要

檢
查
麵
粉
中
，
有
沒
有
漂
白
粉
和
防

腐
劑
。海

燕
說
，
在
麵
包
的
生
產
過
程

中
，
發
麵
不
能
用
其
他
酵
母
，
只
能

用
規
定
的
酵
母
。
烘
焙
時
，
麵
包
裡
可
以
加
少
量
的
鹽
、

少
量
的
食
用
油
。
但
，
同
樣
要
經
過
嚴
格
的
檢
查
。
海
燕

介
紹
，
德
國
食
品
行
業
的
標
準
，
達
三
千
餘
種
。
作
為
技

術
人
員
，
她
對
這
些
標
準
，
一
定
要
做
到
瞭
然
於
胸
，
否

則
，
她
沒
有
資
格
，
也
沒
有
能
力
，
勝
任
這
一
工
作
。
她

還
說
，
這
三
千
餘
種
標
準
，
不
僅
僅
局
限
於
麵
包
原
料
，

它
們
涵
蓋
了
麵
包
從
生
產
到
銷
售
的
每
一
個
環
節
，
譬
如

採
購
、
生
產
加
工
、
運
輸
和
銷
售
。

為
了
食
品
安
全
，
德
國
人
可
謂
精
益
求
精
。
他
們
的

食
品
保
障
系
統
，
分
為
企
業
自
我
檢
測
、
中
介
機
構
檢
測
、
政
府
檢
驗
檢
測
。

海
燕
說
，
中
介
檢
測
機
構
獨
立
於
企
業
和
政
府
監
管
部
門
之
外
。
她
所
在
的
公

司
，
就
是
中
介
檢
測
機
構
。

這
種
機
構
，
只
對
公
民
的
健
康
負
責
，
保
證
檢
測
結
果
的
準
確
和
公
正
。

這
樣
，
就
有
利
於
防
止
政
府
監
管
部
門
濫
用
權
力
。
海
燕
還
說
，
在
德
國
，
假

如
出
現
了
三
聚
氰
胺
那
樣
的
毒
奶
粉
，
企
業
對
受
害
人
的
天
價
賠
償
，
會
被
賠

得
破
產
，
從
監
管
的
政
府
官
員
到
檢
測
的
技
術
人
員
，
無
一
例
外
的
，
都
會
蹲

監
獄
。

古時雖然皇權至上
，且有 「為尊者諱」的
舊訓，但皇帝並不能完
全逃脫各種監督和約束
。言官諍臣的冒死直諫
是其一， 「起居註」，

則是又一種形式的監督。而皇帝在起居註前
的表現各異，固然受其素質、度量、襟懷、
智商決定，同時也會對其事業盛衰產生一定
影響。

「玄武門兵變」後，李世民終於當上了
皇帝，好夢成真。但他知道自己雖然是 「正
當防衛」，畢竟殺人太多，手段 「超常」，
至少也是 「防衛過當」，於是就很想知道起
居註是怎麼記載這件事的。當唐太宗看到，
史官記錄的 「玄武門兵變」，含混其詞，
「語多微隱」，給他留足了面子，但他並不

滿意，因為他到底是個明君，覺得這樣記很
不合適，這種摀不住的事情你不記別人也會
記，所以就要求史官 「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就是有一說一，如實錄來。（《資治通
鑒》第一九七卷）

到了宋代，起居註就沒那麼大震懾力了
，但尚有餘威。宋太祖沒事偷着樂，在後宮
苑裡打雀，侍御史張靄稱有急事要見。皇上
聽罷報，盡是些稀鬆平常的事情，很是掃
興，憤而質問為何小題大做，敗了朕的雅興
。張是個直腸子，便實話實說：臣以為這些
小事，也比打雀要緊。皇上惱羞成怒，操起
柱斧柄敲掉了他兩顆門牙。張慢慢俯下身去
，撿起落齒揣在懷裡。皇上說：你想以此為
證，告我的狀嗎？張吐了一口血水答道：為
臣不能狀告陛下，但自有史官將此事寫進起

居註。宋太祖為之悚然，立即轉怒為喜，好言撫慰，並賜了一
大堆金銀財帛。（司馬光《涑水紀聞》）。

最可笑的是東晉的桓玄，剛篡位過了三個月皇帝癮，就被
北府兵趕得東奔西逃。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狼狽不堪的逃亡路
上，這位 「百日皇帝」想的不是如何渡過難關，東山再起，反
而將注意力集中在起居註上。《晉書》卷九九記，他看了史官
記的起居註很不滿意，乾脆自己動手寫了起來。在起居註裡大
談自己如何抗擊叛軍的英明決策，自稱 「經略指授，算無遺策
」，只因手下將領不聽調度，才導致失敗，此 「非戰之罪」。
他還將他的起居註 「宣示遠近」。可沒幾天就兵敗身亡，他自
書的起居註也成了歷史笑談。

不知是否巧合，三個皇帝在起居註面前四種態度，恰好與
他們事業的大小成正比，這大概也能說明監督的重要性：李世
民鼓勵直言，有啥說啥，建立了貞觀盛世；趙匡胤知錯就改，
亡羊補牢，統一了中國；桓玄為所欲為，信筆塗抹，僅做了一
個 「百日皇帝」。當然，平心而論，起居註這種以 「警戒人君
」為目的的東西，儘管對皇帝多少有點監督作用，使其有所忌
憚，不敢胡作非為，不過也就是對那些明君令主有用；如果碰
上桀紂之君，無法無天，倒行逆施，史官不敢如實記錄，皇帝
也不當回事，起居註就如同廢紙，縱有太史簡、董狐筆，也只
能徒喚奈何。

「泡臘八蒜，喝臘八粥」，這
是北京人的 「老理兒」，北京現在
是國際上有名的大城市了，可這風
俗仍沿襲至今。

雍和宮原為明代內宮監宮房，
清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成
為皇四子胤禛的府邸，一七二二年

，胤禛繼承皇位，改號為雍正，隨即遷入宮中。雍正對
曾經居住過三十餘年的府邸有很深的感情，改為自己的
行宮，並正式賜名 「雍和宮」，一直到乾隆九年（一七
四四年），雍和宮正式改為藏傳佛教寺廟。

不知什麼時候，雍和宮開始在臘月初八這天施放
「臘八粥」。對於 「臘八粥」的來歷有很多，其中流傳

最廣的是有關紀念釋迦牟尼成佛的故事。佛教的創始者
釋迦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羅衛國淨飯王的兒子，他見
眾生受生老病死痛苦折磨，又不滿當時婆羅門的神權統
治，於是捨棄王位，出家修道，在深山之中苦度了六年
。釋迦牟尼修道期間，每天只吃一些麻麥，常常不得溫
飽，到學習期滿時，身體已是非常虛弱和疲憊。有一次
又累又餓，暈倒在地，有位過路的牧女急忙取出自己的
黏米、糯米等做成的午餐，她把這些用甘甜的泉水煮成
粥，餵給釋迦牟尼吃後，很快身上有了力氣，恢復了健
康。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靜坐觀思，終於在十二月初八
得道成佛，臘月初八就成為 「釋迦牟尼得道日」， 「臘
八」也成了佛教的盛大節日，各地的佛寺作浴佛會，舉
行誦經，並效仿牧女獻乳糜的一些傳說故事，用香果、
果實等煮粥供佛，稱臘八粥。臘月初七，寺院的僧侶都

要洗滌器皿，選取清新穀果，連夜熬粥，天明時供奉佛祖。同時還誦
經演法，吃臘八粥。作為藏傳佛教寺廟的雍和宮對臘八粥是非常重視
的，早在清朝時每年農曆十二月初八，皇宮就在雍和宮內萬福閣等處
，大鍋煮臘八粥。煮粥的原料通常是綠豆、紅豆、小米、大米、花生
、紅棗等，放在大銅鍋裡熬煮，一直熬到酥爛軟糯，湯汁濃稠。在雍
和宮內，至今還陳放着當年熬臘八粥的大銅鍋，這隻大銅鍋直徑二米
，深一點五米，重約八噸。

現在的臘八節成了一個傳統節日，每到這一天就會有眾多的佛教
信徒、市民和遊客來到雍和宮，參加這裡的捨粥活動。人們排着長長
的隊伍在這裡等候，若干年前的過去等候捨粥的是為了填飽肚子，而
現在生活提高了，喝臘八粥就是為求個福，圖個平安吉祥，也是圖個
熱鬧。第一鍋粥用來敬佛，其他的粥全分給百姓，長長的隊伍裡還有
外國遊客的身影，他們也是來體驗 「臘八節」的快樂的吧！這一次，
雍和宮的僧侶們從凌晨一時開始熬粥，共熬了三十餘鍋，原料就用了
二十多種，重量達上千斤。

雍和宮的紅牆在冬天佛光四射，給人以暖暖的感覺，一碗碗香噴
噴的臘八粥，一張張洋溢着快樂的笑臉，僧人們安詳的面龐，給人們
留下了難忘的臘八節記憶。

年輕時，曾聽到一個給貓
起名的故事。說的是一大戶人
家養了隻貓，主人認為這貓非
凡種，擬命名為 「虎貓」，以
此徵詢來賓意見。客人甲說：
虎猛是實，卻不及龍有神通，

不如叫 「龍貓」。客人乙說：龍固然比虎神通廣
大，但龍飛在天，仰須駕雲，不如改名 「雲貓」
。客人丙說：雲雖行天，卻不禁風吹，宜稱 「風
貓」。客人丁說： 「風起之時，惟牆能阻，叫
「牆貓」為佳。還有個客人說：牆固堅實，老鼠

穿洞則塌，不如叫 「鼠貓」。貓本鼠之天敵，轉
了一圈倒過來了，人為地讓貓失去了本性，真可
謂滑稽之至，迂腐透頂。

名者，人、事、物之謂也，說白了不過是標
籤符號而已。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名之份量尤
為沉重，名份，名份，有名才有份。所以聖人曰
：必也正乎名。於是乎，命名與更名成了國人的

一大心事。前些年，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撤縣
建市的風潮席捲內地，一時間，更改地名的現象
也相伴而生。在縣改市過程中，襲用原縣名最為
簡便，倘若重新取名，那可就有些講究了。一般
情況下，縣改市後的命名，往往是 「復古」的居
多。查閱一下當地的縣志，把歷史上曾經輝煌過
的那段時期的名字拿出來即可。最佳方式是萃取
名勝效應，看看當地何種風物在全國知名度最高
，就以什麼命名。

另外，考慮吉利者有之，考慮風水者有之，
歸根結底都是利益驅動。

據了解，這種風氣和現象，不僅在縣改市中
存在，在一些大地方也有，不僅過去有，至今還
在發生，而且大都源自長官意志，很少有民意贊
同。例如，徽州改為黃山、淮陰更名淮安、思茅
改為普洱、西山更名金庭等等。河北省完縣，本
來是金代設置的完州，寓意 「山川完美、堅固」
，當地官員認為 「完」字不吉利，怕影響外商投

資，於是便改為順平縣。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
得到的是字面風光，付出的是社會成本，流失的
是歷史文化。如，湖北曾撤銷了荊州與沙市，合
併為荊沙市，因為原有市名中蘊含的豐富歷史文
化信息被淹沒，而引發眾多爭議。兩年後，國務
院又恢復了荊州之名。

俗話說，名不正，言不順，事不行。名字的
確非常重要，但畢竟 「名為實之賓，實至名方歸
」。專家學者們說得好，老地名承載着文化，承
載着風俗，承載着歷史。一個老地名，就是時間
長河中的一顆水滴，濃縮、積澱着歷史、風俗和
文化。一個老地名，往往又是一片地方甚至一個
城市來龍去脈的斷面。在這個斷面背後，也許就
是一座城市個性特徵的寫照。一個地名，無論是
赫赫有名還是默默無聞，都是長時間積澱的結果
。如果僅圖眼前的 「名人、名山、名景」效應就
輕易改掉，恐怕是熱鬧一時，損失長遠。

一
父親舒蕪從醫院回來了，他的氣

息重又充溢房間。他躺在床上，大聲
和女兒說歌謠：

朵朵蟲兒飛，飛到田裡吃烏龜，
烏龜沒有毛，飛到地裡吃葡萄。

我說得這麼清楚，這麼響，
我對着你的耳朵，大聲嚷。
一老一少的聲音在宅子裡嗡嗡地響着。
父親一直是個生氣勃勃的人。
這麼多年，我早上醒來，走出自己的房間，看到父

親的第一眼，他就是精神抖擻的，雪白的汗衫紮在褲子
裡。他就是以這樣清新的姿態先對我開心地笑着，如果
我也能與他的精神同步，回報他同樣的清醒，他會立刻
和我暢談起人物典故、古今傳說。近幾年更是愛縱談中
國的或者遙遠的南非、美國的新聞。因為他剛離開電腦
，急於想與人交流他從網上知道的最新新聞。（他黎明
即起，以上網為第一要務。）

不巧，我常常不能與他同步，我剛剛醒來，正睡意
矇矓，還不太適應一個容光煥發的人。我匆忙去洗臉，
嘩嘩的水聲後，我知道，我這才能面對他，面對他那些
鮮活的新聞。

說來有趣，他每天早上都是這樣高高興興坐在餐桌
前，等我給他做早餐，滔滔不絕地暢談，這已成為早餐

飯桌上一道十幾年不變的風景。（當然，如果他起得特
別早，他就會自己弄早餐，但結果非常可怕，煎個雞蛋
會弄得整個屋子煙霧瀰漫。）

父親喜交談，我看他的《自傳》，年輕時四處謀生
，每到一新地，先打聽周圍可有能交談的朋友，這個交
談，是指傾心交談、肝膽相照的。可以說，他這一生就
是在與人交談、與人交流思想中度過的。

說起交談，他的話題很廣，有的是多年思索，有的
是泛泛而談。和子女的談話當然是以父親身份居多，指
導型的、輸出型的。譬如，很久以前，他和我談過文章
寫作，他說：

「大作品圍繞大中心，不過圈很大，層層包圍，所
有的素材：正的、反的、斜的、縱的、橫的，都對着同
一主題。」 「寫文章先要成型，譬如畫一個人，先要有
胳臂，有腿，有五官，再進一步，才是表情好看一點，
笑得美一點。」 「寫詩、文，要堅決排除下筆即來的句
子。」 這些屬文章啟蒙，道理並非人人都懂，講得很有
趣。

近日，他曾談過一次文章的品位，他當然認為 「二
周」的文章是上品，濃艷的文章是中品，說下品時，
因來了客人，沒有往下說。我私下想，下品的文章就太
多了，順便就想起當代某些文章，上綱上線， 「文革」
味較濃，算什麼品呢？

半年前，父親和我談到孔子的 「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他說： 「朱熹註得好： 『夫天地
之化，往者過，來者續，曾無一息之停，此道體只本原
也。（這是本體論）然其可指而見者，莫如川流，故夫
子於此發之。（是認識論）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
之間斷也。（這是方法論）』 通常說哲學理論分為本體
論、認識論、方法論三部分，我們可以用這個三分法來
解釋朱熹這條註釋出名的緣故。」

我想，孔子的話一向有獨特的味道，似天籟，是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孟子

．盡心下》）（在中國，另一位當得起的就是弘一法師
。）而註解使原話的氣象縮小了，味道森嚴了，沒有詩
意了。當然，按現在西方人的觀點，朱熹比孔子更夠格
稱為思想家，他借鑒了印度佛學，有系統的理論、思想
。這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我只着重自己的感受，詩意
的表述似乎更能讓人領會道體之本原。

那天晚上，父親還笑說起一則論語，孔子的弟子冉
伯牛病得很重，後人猜測可能是麻風病，因為孔子只敢
隔窗和他握手，（根據這個傳說，我國以前的麻風病院
都供奉冉伯牛的畫像。）原文是這樣的： 「伯牛有疾，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當年四川有
人這樣解釋：

伯牛有疾，（伯牛這人有點毛病，川話：毛病指人
的品行。）子問之（孔子責問他，他就跑，）自牖執其
手，（孔子隔窗抓住他的手說，）亡之，（你還跑哇，
）命矣夫。（要了我的命呀。）

父親說，他給學生講古漢語，講字的歧義，舉此為
例，譬如 「疾」，可以指生理上的生病，也可以指品行
上的毛病； 「問」有 「責問、慰問、詢問」多義； 「亡
」有 「死亡、逃亡、無」多義，所以才會有這種搞笑解
釋。

父親談天說地時，從古希臘政治、古代宮女，到對
聯、民間笑話，無所不談。曾說過一首鬼詩，至今印象
森然：

一峰兩峰陰，三更五更雨，冷月破雲來，白衣做幽
女。

他一邊說一邊描繪，細想想，的確是寫鬼詩中的精
品。

有的趣談知者很多，譬如，說一個老師上課，學生
分不清初唐、盛唐、晚唐的區別，老師打比喻：

「大風吹屁股，冷氣入膀胱。」 這是盛唐，豪邁得
很；

「板側尿流急，坑深糞落遲。」 這就是晚唐，描寫
很細，氣象小多了。

還說過人事，有的人太聰明、太高傲，得罪人也會
罵人。說起罵人，就想起一副對聯。一才子住在荒廟，
廟裡是棺材，廟外是墳，他寫副對聯貼門上：

上聯：兩口居清白之家，妻太聰明夫太怪；
下聯：四壁接幽冥之地，人何寥落鬼何多。
你看，他並沒罵人，都是事實。
可又罵得沒邊了。
指周作人、周樹人

（上）

俗
話
說
：
﹁武
士
愛
劍
，
文
人
愛
硯
﹂
。
硯
是
文
房
四
寶
之
一
，
古
往
今
來
，

不
少
文
人
墨
客
用
硯
、
愛
硯
、
藏
硯
，
留
下
了
許
多
詠
硯
的
佳
詩
妙
句
，
硯
賦
予
詩

人
以
靈
感
，
詩
人
為
硯
添
光
彩
。

硯
有
許
多
別
名
，
屢
見
於
詩
人
筆
端
，
唐
代
文
嵩
在
《
即
墨
侯
石
虛
中
傳
》
中

以
硯
擬
人
，
說
硯
姓
石
，
字
居
默
，
封
﹁即
墨
侯
﹂
，
從
此
人
們
又
稱
硯
為
﹁即
墨

侯
﹂
，
宋
代
王
邁
在
《
除
夜
洗
硯
》
詩
中
就
這
樣
寫
道
：
﹁多
謝
吾
家
即
墨
侯
，
朝

濡
暮
染
富
春
秋
﹂
；
唐
代
薛
濤
別
出
心
裁
，
稱
硯
為
﹁潤
色
先
生
﹂
，
陶
穀
《
清
異

錄
》
中
載
：
﹁薛
濤
《
四
友
贊
》
曰
：
﹃磨
潤
色
先
生
之
腹
，
濡
藏
鋒
都
尉
之
頭

﹄
﹂
；
文
人
墨
客
喜
歡
把
書
齋
中
的
各
種
珍
品
，
以
友
相
視
，
硯
被
冠
以
﹁石
友
﹂

之
美
稱
，
如
宋
代
王
炎
的
詠
硯
詩
：
﹁剡
溪
來
楮
生
，
歙
穴
會
石
友
﹂
；
硯
，
有
如

凹
石
積
水
而
成
的
小
潭
，
便
得
名
﹁石
泓
﹂
，
黃
庭
堅
《
次
韻
王
斌
老
所
畫
橫
竹
》

詩
就
稱
硯
為
﹁石
泓
﹂
，
詩
云
：
﹁晴
窗
影
落
石
泓
處
，
松
煤
淺
染
飽
霜
兔
﹂
；
宋

代
文
人
蘇
易
簡
的
《
文
房
四
寶
》
一
文
中
載
：
傳
說
古
時
黃
帝
在

東
征
時
，
偶
而
得
一
玉
，
琢
為
墨
海
，
並
刻
有
﹁帝
鴻
氏
之
硯
﹂

於
其
上
，
硯
亦
因
此
又
多
了
﹁墨
海
﹂
之
名
，
如
宋
代
程
俱
在

《
謝
人
惠
硯
》
詩
中
所
云
：
﹁帝
鴻
墨
海
世
不
見
，
近
愛
端
溪
青

紫
硯
﹂
；
古
時
讀
書
人
依
文
墨
為
生
計
，
因
而
將
硯
台
比
作
種
田

人
的
田
地
，
為
此
硯
又
被
冠
以
﹁硯
田
﹂
之
名
，
如
宋
代
戴
復
古

有
句
詩
說
：
﹁以
文
為
業
硯
為
田
﹂
，
蘇
東
坡
也
吟
道
：
﹁我
生

無
田
食
破
硯
，
爾
來
硯
枯
磨
不
出
﹂
。
此
外
，
硯
還
有
﹁萬
石
君

﹂
、
﹁陶
泓
﹂
、
﹁靜
真
先
生
﹂
之
稱
。

我
國
有
許
多
名
硯
，
歷
代
文
人
墨
客
嗜
之
如
癖
，
讚
不
絕
口

。
端
硯
素
有
﹁天
下
第
一
硯
﹂
的
美
名
，
唐
代
李
賀
所
寫
的
﹁端

州
石
工
巧
如
神
，
踏
天
磨
刀
割
紫
雲
﹂
、
宋
代
張
九
成
所
云
的

﹁端
溪
古
硯
天
下
奇
，
紫
花
夜
半
吐
紅
霓
。

﹂
皆
道
出
了
端
硯
的
珍
貴
；
洮
河
硯
因
石
料

難
得
，
在
古
時
已
相
當
珍
貴
，
正
如
金
代
詩

人
馮
延
登
在
《
洮
石
硯
》
詩
中
所
云
：
﹁鸚

鵡
洲
前
抱
石
歸
，
琢
來
猶
自
帶
清
輝
。
芸
窗

盡
日
無
人
到
，
坐
看
元
雲
吐
翠
微
。
﹂
洮
河

硯
以
發
墨
快
而
不
損
毫
，
磨
而
不
光
，
呵
氣

即
濕
，
佳
者
貯
墨
數
天
不
乾
涸
而
取
勝
，
蘇

東
坡
稱
之
：
﹁縹
緲
神
仙
栖
到
山
，
幻
出
一
掬
生
雲
煙
。
﹂
北
宋

張
文
潛
直
言
洮
河
硯
：
﹁明
窗
吐
墨
試
秀
潤
，
端
州
歙
州
無
此
色

。
﹂
當
代
書
法
家
趙
樸
初
讚
洮
河
硯
：
﹁風
漪
分
得
洮
州
綠
，
堅

以
青
銅
潤
如
玉
﹂
；
賀
蘭
硯
叩
之
如
磬
，
呵
之
出
水
，
有
﹁存
墨

過
三
天
﹂
之
說
，
被
譽
為
﹁朔
方
瑰
寶
﹂
，
董
必
武
曾
寫
詩
讚
曰

：
﹁色
如
端
石
微
深
紫
，
紋
似
金
星
細
入
肌
，
配
在
文
房
成
四
寶

，
磨
而
不
磷
性
相
宜
﹂
；
歙
硯
貯
水
不
耗
，
歷
寒
不
凍
，
呵
氣
可

研
，
發
墨
如
油
，
書
法
家
黃
庭
堅
在
﹁硯
山
行
﹂
中
對
歙
硯
倍
加

讚
揚
：
﹁不
輕
不
燥
稟
天
然
，
重
實
溫
潤
如
君
子
。
日
光
燦
爛
飛

金
星
，
碧
雲
色
奪
端
州
紫
﹂
。
宋
代
書
法
家
蔡
君
漠
認
為
歙
硯
：

﹁玉
質
純
蒼
致
理
精
，
鋒
芒
都
盡
墨
無
聲
。
相
如
聞
道
還
持
去
，

肯
要
秦
人
十
五
城
。
﹂
詩
中
將
歙
硯
與
卞
和
玉
相
媲
美
，
足
見

歙
硯
身
價
之
高
。

有
趣
的
是
，
不
少
名
人
喜
歡
在
硯
上
題
詩
作
銘
，
記
事
述
懷
。
畫
家
虛
谷
有
一

﹁梅
雀
玉
帶
金
星
硯
﹂
，
硯
台
上
鐫
刻
着
兩
句
詩
：
﹁平
生
不
與
群
芳
鬥
，
冰
天
雪

地
獨
自
開
。
﹂
詩
硯
相
映
，
更
令
虛
谷
愛
不
釋
手
，
賦
詩
道
：
﹁但
願
終
生
伴
此
石

，
何
愁
遲
暮
老
風
塵
﹂
。

宋
代
蘇
東
坡
不
只
愛
吃
肉
，
同
時
痴
迷
名
硯
，
還
在
硯
上
題
銘
：
﹁千
夫
挽
綆

，
百
夫
運
斤
，
篝
火
下
縋
，
以
出
斯
珍
﹂
。
民
族
英
雄
岳
飛
的
硯
銘
：
﹁持
堅
守
白

，
不
磷
不
淄
。
﹂
言
簡
易
賅
，
表
達
了
堅
貞
的
民
族
氣
節
。
陳
毅
也
有
一
硯
銘
：

﹁滿
招
損
，
謙
受
益
，
莫
伸
手
，
終
日
乾
乾
，
自
然
不
息
。
﹂
陳
毅
的
一
生
以
其
高

風
亮
節
的
品
質
為
其
銘
文
留
下
了
註
腳
。
﹁筆
硯
精
良
，
人
生
一
樂
﹂
。
書
寫
之
餘

，
賞
名
硯
，
品
硯
詩
，
意
趣
橫
生
，
其
樂
融
融
。

德國人的食品監管
郎行昕江

抬
頭
樂
幹

李
陽
波

﹁起
居
註
﹂前
見
高
低

魯

民

日月如梭 方 竹

更
名
之
風

王
兆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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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
和
宮
的
臘
八
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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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日
月
雙
塔

（
網
上
圖
片
）

過
去
的
一
年
，
許
多
人
面
臨
了
不
少
挑
戰
和
壓
力
，
不

知
你
打
算
怎
麼
面
對
這
新
的
一
年
呢
？

我
很
喜
歡
聽
一
首
歌
《
恩
典
夠
用
》
，
其
歌
詞
唱
道
：

﹁每
當
我
受
特
殊
試
煉
和
困
苦
時
，
造
物
主
就
告
訴
我
恩
典

夠
用
，
每
當
我
灰
心
失
望
，
造
物
主
就
告
訴
我
恩
典
夠
用
，

只
要
信
，
祂
的
恩
典
是
夠
我
用
。
﹂
這
可
以
說
是
我
最
喜
歡

的
一
首
歌
。

中
國
人
有
句
老
話
叫
﹁埋
頭
苦
幹
﹂
！
用
來
鼓
勵
人
要
有
上
進
之
心
與
毅

力
。
這
固
然
是
一
種
美
德
，
但
其
實
有
信
仰
的
人
還
可
以
活
得
更
美
，
我
常
常

告
訴
我
自
己
，
我
不
要
一
個
埋
頭
苦
幹
的
人
生
，
我
要
的
是
一
種
﹁抬
頭
樂
幹

﹂
的
生
活
。
而
這
樣
的
人
生
也
是
我
所
應
得
的
，
怎
麼
說
呢
？

我
們
可
以
活
得
﹁抬
頭
﹂
！
無
論
四
周
環
境
怎
樣
艱
困
，
我
們
都
可
以
活

得
光
采
，
只
要
我
們
活
出
正
確
的
態
度
，
上
天
絕
不
會
讓
生
活
其
中
的
人
們
終

日
垂
頭
喪
氣
，
毫
無
自
尊
，
若
真
有
命
運
之
神
，
祂
會
希
望
我
們
活
得
抬
頭
挺

胸
，
而
這
也
是
祂
所
給
我
們
的
應
許
。

再
者
，
我
們
不
需
要
苦
幹
，
我
們
可
以
﹁樂
幹
﹂
，
事
實
上
，
上
天
喜
歡

看
到
我
們
﹁樂
幹
﹂
，
喜
歡
看
到
我
們
歡
歡
喜
喜
地
工
作
、
生
活
，
而
不
是
一

味
地
忙
碌
，
甚
至
生
出
許
多
埋
怨
、
苦
毒
。
忙
不
一
定
等
於
苦
，
上
天
一
定
會

賜
給
我
們
一
顆
喜
樂
的
心
，
來
面
對
我
們
的
工
作
、
生
活
。

﹁埋
頭
苦
幹
﹂
固
然
是
種
令
人
敬
佩
的
生
活
態
度
，
但
生
活
也
可
以
﹁升

級
﹂
，
我
們
可
以
選
擇
更
優
質
的
﹁抬
頭
樂
幹
﹂
來
迎
接
每
一
天
。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
抬
頭
樂
幹
是
分
揀
員
拿
着
分
揀
單
奔
忙
一
天
的
勞
累
；

抬
頭
樂
幹
是
掃
描
員
那
一
次
次
掃
描
儀
嘀
嘀
聲
形
成
的
交
響
曲
；
抬
頭
樂
幹
是

打
包
員
那
日
日
打
包
，
搬
貨
而
累
出
的
厚
厚
老
繭
…
…
抬
頭
樂
幹
能
使
你
我
感

受
到
同
事
之
間
的
關
懷
和
友
愛
，
感
受
到
人
間
的
溫
暖
；
抬
頭
樂
幹
能
使
我
們

在
團
隊
合
作
中
看
到
那
流
暢
的
動
作
、
默
契
的
配
合
、
嫻
熟
的
技
巧
。

﹁抬
頭
樂
幹
﹂
是
一
種
選
擇
，
是
一
種
一
念
之
間
的
抉
擇
。
家
家
有
本
難

念
的
經
，
若
真
要
算
，
每
個
人
恐
怕
都
可
以
細
數
出
許
多
生
活
中
的
愁
煩
與
苦

惱
，
但
是
我
們
不
必
把
焦
點
放
在
那
些
負
面
的
事
物
上
。

選
擇
離
開
那
些
牛
角
尖
，
聰
明
的
你
我
都
可
以
靠
信
仰
活
得
抬
頭
挺
胸
，

靠
信
仰
做
得
歡
欣
喜
樂
。

其
實
因
為
抬
頭
樂
幹
，
你
我
心
存
感
激
；
因
為
抬
頭
樂
幹
，
你
我
甘
於
在

淡
泊
寧
靜
的
日
子
去
奉
獻
；
更
因
為
抬
頭
樂
幹
，
你
我
敢
於
在
金
戈
鐵
馬
中
共

創
美
好
明
天
！

在
過
去
的
一
年
裡
，
願
上
天
賜
福
予
抬
頭
樂
幹
的
每
一
位
讀
者
朋
友
，
也

祝
福
聰
明
如
你
我
都
能
以
﹁抬
頭
樂
幹
﹂
的
應
許
來
迎
接
未
來
的
每
一
天
。


